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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诗人作品展

我来晚了。
沿 着 盘 山 水 泥 路 蜿 蜒 直 上 ， 十

分钟后，来到万河山山顶。下面是
碧波荡漾、万顷如镜的龙山湖，南
龙山、北龙山两峰对峙，龙山湖大
坝中间耸立，形成宛如一颗明珠引
得二龙争珠的山水胜迹。湖上有三
桥横卧，湖中有点点游船，湖边有
大 片 水 杉 ， 几 百 只 白 鹭 在 枝 头 蹁
跹、低语、觅食。

这 里 是 大 别 山 北 麓 的 河 南 省 光
山县，北临淮河，南依名山，正处
于 秦 岭 - 淮 河 南 北 气 候 分 界 线 上 ，
青山绿水与人文名胜相互成就，素
有 “ 北 国 江 南 、 江 南 北 国 ” 之 美
誉。这里也是古树的乐园，共有千
年 以 上 一 级 古 树 9 株 ， 五 百 年 以 上
二级古树 18 株，百年以上古树近千
株，并由此诞生了诸多民间故事和
传 说 ， 多 有 “ 爱 情 树 ”“ 兄 弟 树 ”

“贞洁树”等不同称谓加身。这些宝
贝 深 受 村 民 的 欢 喜 ， 有 的 身 披 红
带 ， 有 的 建 庙 庇 护 ， 有 的 高 盘 填
土。走近古树，顿有慈爱祥和之感。

这 里 的 “ 五 福 松 ” 就 是 连 枝 共
根 的 “ 兄 弟 树 ”， 已 有 130 岁 高 龄 。
这里是一片老坟山，五兄弟当年被
一 同 种 下 ， 栉 风 沐 雨 ， 守 望 相 助 ，
已成身高 10 米以上的巨树。在 2011
年 1 月 中 国 林 业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河
南光山古树名木》 中，五兄弟百年
相 依 的 身 影 依 然 健 壮 ， 书 中 记 载 ：

“每逢节日或者家有喜、忧事，村民
都到该地来烧香、烧纸，祈求五福
临门。”如今坟地已成平地，五兄弟
中 有 仅 余 树 根 者 ， 有 枯 枝 斜 依 者 ，
唯奄奄一息者一也。

作 为 公 益 诉 讼 检 察 人 ， 在 开 展
古树保护专项活动中，我已探望过
百株古树，如此惨烈之状尚属首次
看见，犹如心在滴血。孟浩然 《与
诸子登岘山》 云：“人事有代谢，往
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
临。”百年不过白驹过隙，人事沧桑
姑且不论，江山胜迹形成不仅需天
成，更赖人为，屹立山顶的古树群
看惯了几代人的生老病死，在众口
相传中已成一处胜迹。

今 日 ， 我 辈 第 一 次 登 临 ， 江 山
如画，奔流的河水被大坝聚成如海
模样，千顷的荒山被绽放一树白花
的油茶树覆盖。这里也被称为“司
马 光 油 茶 园 ”， 延 续 着 “ 司 马 光 砸
缸 ” 故 事 发 生 地 的 荣 光 ， 已 成 名
胜。在无边的绿涛里，五株树的命
运是何其渺小，更何况四株死树。

古 树 不 语 ， 却 值 得 被 看 到 。 我
们走访了属地政府和林业部门，了
解到这是松材线虫病造成的，其被
称为“松树癌症”，是一种毁灭性的
病害。事已至此，硕果仅存的那一株
急需抢救！我们光山县检察院向林业
部门和属地政府分别发出检察建议，
督促开展抢救性保护，杜绝病虫害传
播。在两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对病死
古树集中统一进行粉碎处理，对伐桩
采用薄膜覆盖熏药、不锈钢网全覆盖
处理，建立隔离点。明确古树管理责
任人，开展日常巡查，在古树周围
设 置 木 栅 栏 ， 减 少 对 古 树 的 干 扰 。
三 种 不 同 的 营 养 液 给 古 树 用 上 了 ，
事情在一点点变好，我多次站在树
下，分明看到枝叶在萌生。

这样的努力是值得的。
那 是 一 株 憋 屈 无 奈 的 千 年 银 杏

树 ， 后建的民居抵近古树，仅余不
到半米距离。树干多处有枝干被砍伐
的疤痕，如同一个误入他人院落的影
子，断手断脚地被一点点赶了出来，
身影在萎缩，但也在阳光下生长。树
干空洞处填满水泥，树下环境达不
到古树树冠垂直投影向外五米范围
的空间要求。千年 的 前 辈 被 宵 小 一

顿乱拳痛击，无知的代价却需要全
社会来承担！我们向属地政府发出
检察建议，建议对古树生活环境进
行治理。在属地政府的努力下，民
居拆除了，古树有了伸展腰身的空
间。

那 是 一 株 时 尚 潮 流 的 210 年 枫
杨 树 ， 挺 立 在 一 个 网 红 村 的 村 口 ，
树形高大优美，全身缠满彩灯，树
干钉有照明灯和发光广告牌。夜晚
来临，树身流光溢彩，与身边的河
流相映生辉，不远处古色古香的民
宿散发着温馨的光芒。孩子们围绕
着古树嬉戏，河边的篝火旁传来欢
快 的 音 乐 ， 真 是 一 个 美 好 的 夜 晚 。
但这对一株古树是否合适？在向属
地政府发出检察建议后，古树恢复
了 古 朴 的 模 样 ， 在 树 下 围 盘 填 土 ，
设置了保护栅栏，给老人家一个宁
静的环境。

那 是 一 株 奇 形 怪 状 的 210 年 腺
柳树，书中记载：“树身卧俯在地，
像卧狮，又像带角的驯鹿，树根连
着树干卧俯在地上，倒向水塘。”在
我 看 来 ， 更 像 一 位 背 后 中 箭 的 勇
士，健壮的双腿化为树根，匍匐前
行；干枯的双手倒向水塘，似乎想

捧起水来喝；佝偻的身躯努力向上
挺直，无奈气力不支，半个身子倾
斜着，但还保持着战斗姿态。好一
个悲情英雄！在向属地政府发出检
察建议后，树干和倒向水塘的侧枝
等多处被立起支架，古树身姿挺拔
了不少；树根处围盘填土，有了新
鲜 的 营 养 液 ， 古 树 终 于 能 喘 口 气 ，
站直了，继续活下去。

我 在 一 个 个 寂 静 的 小 村 落 里 与
一株株古树相逢，三五座、多则十
来座房子在山重水复的一处小天地
里 隐 藏 着 。 这 里 大 多 数 房 门 紧 闭 ，
院落杂草丛生，人影寥寥，多为老
人。多亏了组组通的水泥路，让我
们能在宛如迷宫的乡村道路里来到
古树前，看到一处前面有水塘、后
面有小山丘环抱的小村落，就能明
显感受到古树气息。这应该是符合
农耕社会生活理想场景的：山上有
木材和果实，门前有水源，村庄前
有几块平地。一切足矣，奈何凋零
如此。

那 是 水 塘 边 一 株 200 年 的 皂 荚
树 ， 树 冠 覆 盖 面 积 很 大 ， 树 下 是
散 落 一 地 的 果 实 。 书 中 记 载 ， 该
树 年 产 果 百 斤 。 树 木 依 然 繁 茂 ，

树 下 却没有捡拾果子的人了。皂荚
果如手掌长，有三指宽，里面却仅
有 四 五 粒 如 红 豆 一 样 小 小 的 果 实 。
我 剥 开 一 颗 皂 荚 果 ， 取 出 两 粒 果
实，光滑、饱满，用力一挤，泌出
浓 稠 的 果 汁 。 这 是 多 么 神 奇 的 树 ，
皂荚果皮千百年来解决了人们洗衣
服和洗头的难题，带着木本清香的
气息，无污染无毒害，皂荚子 可 以
入 药 和 食 用 ， 这 株 皂 荚 树 却 寂 寞
无主 。

这 样 的 村 庄 如 季 节 变 换 一 样 有
着人群潮汐的喧哗与落寞，窄窄的
村道上也会有堵车的无奈，闲置一
个 冬 季 的农田在春天照样被稻苗覆
盖。光山自古就有送灯的独特习俗，
这里有“三十的火，十五的灯，正月
十五大过年”的说法，在外的游子大
年三十可以不回家过年，正月十五必
须到老坟山上送灯，昭示着家有后
人。正月十五下午，整个家族齐聚老
坟，将纸扎的一排排红灯笼插在坟
上 ， 点 上 蜡 烛 —— 现在改为电子灯
了。夕阳余晖下一片片、一点点橘红
的灯光照耀着遍布山林的松树、柏
树、枫杨树、麻栎树、黄连木等一众
古树，古树满面红光在温暖中、在
慈爱中看着代代传承，生生不息。

在 一 些 重 要 的 地 方 多 由 古 树 守
护 着 ， 背 负 着 使 命 ， 告 诫 世 人 不
忘 传 承 ， 回 看 来 时 路 。 在 高 高 的
山 顶 有 株 千 年 银 杏 树 ， 刚 到 半 山
腰 就 看 到 它 伟 岸 的 身 影 ， 金 灿 灿
的 ， 如 巨 旗招展指引方向。树下一
地 金 黄 的 落 叶 ， 山 下 是 连 绵 的 茶
园，无边的美景亘古不变。在千年
古 刹 静 居 寺 外 ， 共 有 千 年 古 树 四
株，一株唐侧柏、两株宋圆柏，更
神奇的是一株 1300 年的银杏树，树
干需五人才能环抱，上面寄生一檀
树 、 一 柏 树 ， 形 成 “ 同 根 三 异 树 ”
的奇观。在司马光诞生地、光山县
衙外也有两株千年宋侧柏，依然矫
健苍翠，它不仅目睹过少年才子的
身 影 ， 也 对 千 年 的 人 事 更 替 淡 然
一笑，默默无语 。

古 树 并 不 依 赖 人 类 的 照 料 ， 却
给人类提供了果实和氧气。古树是
福运绵长的，也是极其脆弱的，一
场 病 虫 害 、 一 次 洪 水 、 一 次 大 旱 、
一 次 人 为 的 破 坏 就 可 以 结 束 其 生
命 。 此 时 ， 需 要 有 人 去 拉 它 一 把 ，
扶一扶倾斜的身躯，救一救不通的
血脉，让它喘口气，再活一千年。

与 古 树 漫 长 的 生 命 相 比 较 ， 我
从事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时间微不
足道。我只能尽我所能与它们每一
个见见面，在生长环境上提供微不
足道的帮助。希望这一个小小的愿
望可慰藉世道人心。

（作者单位：河南省光山县人民
检察院）

光山，古树的乐园
洪本群

从 甘 南 郎 木 寺 到 兰 州 ， 导 航 显
示只有一条路可走——兰磨线转乌
玛高速，在临洮县境内转入兰海高
速。因为上午参观了郎木寺，我们
从郎木寺镇出发的时候已经是上午
11 点了。车子一路在青藏高原上穿
梭，目光所及，皆是草原，时不时
就可以看到成群的牦牛，听到土拨
鼠的叫声。因为高原反应，妻子和
儿 子 早 已 昏 昏 欲 睡 。 我 看 着 窗 外 ，
心里却藏着一个心事，像一块石头
压 在 我 的 心 上 —— 来 甘 南 一 周 了 ，
走过了夏河、玛曲、碌曲，却始终
没有找到洮河。洮河，那条让爷爷
魂牵梦绕的河，到底在哪里？

车 子 里 的 歌 曲 换 了 一 首 又 一
首，我的耳边始终萦绕着爷爷熟悉
的声音：“洮河两岸的山很高，洮河
水甜甜的。”爷爷去世已经 15 年了，
存在电脑里的录音，是在他还比较
清醒时录的，我一直保存着。在决
定来甘南之前，我特意找出那几段
录音，听了几遍，又查看了洮河的
介绍。

洮 河 ， 是 黄 河 上 游 第 二 大 支
流，发源于青海省，全长 673 公里。
洮河流经青海省黄南州，甘肃省甘
南州、定西市、临夏州，在刘家峡
水库注入黄河。地图上，洮河如一
条 蓝 色 的 丝 带 ， 蜿 蜒 在 群 山 之 间 。
我用手指轻轻抚过洮河，又一次热
泪盈眶。洮河，一个陪伴我 40 多年
的河的名字，近在心里，又远在天
边——

1958 年 ， 37 岁 的 爷 爷 响 应 号
召，作为第一批“引洮工程”的工
人，和村子里与他年纪相仿的三个人
一起，从家乡榆中出发，经临洮，最
后到达卓尼，开始了引洮工作。

资料显示，当时 17 万人参加了
这项浩大的工程。工人们以县为单
位划分为十多个工区，每个工区下
设有若干大队，每个大队下设有若
干 中 队 ， 每 个 中 队 下 又 分 若 干 小
队。爷爷被编入爆破中队，负责山
体的爆破任务。在一次执行爆破任

务 时 ， 绑 在 爷 爷 身 上 的 绳 子 断 了 ，
爷爷从山崖上摔了下去……

据 说 当 时 一 起 工 作 的 工 友 看 了
一眼深不见底的山崖，认定爷爷已
经摔死了，哭了一阵子就走了。同
去引洮的我的五爷爷，硬是爬到山
沟里，找到了爷爷，把爷爷背到了
医院，哭着求医生再看看。

后 来 的 故 事 是 ： 爷 爷 在 医 院 昏
迷 了 十 来 天 后 ， 奇 迹 般 地 醒 了 过
来。人是醒过来了，但落下了一身
毛病。最让他痛苦的是动不动就头
疼。我小的时候很奇怪，爷爷的头
不是圆的——和我的头不一样。长
大了才知道，爷爷的头摔伤过。

打 我 记 事 起 ， 就 记 得 爷 爷 的 头
上一个一个的脓包，一年四季头上
流着脓。奶奶和姑姑把胡麻嚼成面
团，均匀地涂在纱布上，贴到爷爷
的头上，爷爷说那样会舒服一些。

每次爷爷给我讲引洮的故事的时
候，奶奶就在一旁跟我取笑他：“他
走了好几个月，没一点音信，我以
为早已经死了。”那年的冬天很冷很
冷，奶奶把爷爷的几件衣服拼凑在
一起，又拆了一个破棉被，做成了
一 件 棉 衣 ， 托 公 社 领 导 寄 到 卓 尼 。
奶奶还请村里会写字的老先生写了
一封信，缝在棉衣里面。过了好几个
月，奶奶终于等到了爷爷的回信，她
才知道爷爷还活着。那时候，我的大
姑应该是 10岁，父亲 9岁。

车 子 在 崇 山 峻 岭 之 间 穿 梭 ， 当
导航蹦出一句“您已进入青海黄南
藏 族 自 治 州 ” 时 ， 我 并 没 有 意 外 ，
但 是 当 车 子 前 方 突 然 出 现 大 大 的

“洮河发源地”几个字时，我的心如
针刺一般疼痛起来。我赶快找到停
车区把车停稳，一路小跑跑到了洮
河岸边。

这 就 是 洮 河 ， 爷 爷 的 洮 河 。 我
站在洮河的边上，看着洮河水从崇
山峻岭奔腾而来，在我的面前招招
手，又迅速地流向远方，像一个人
急着跑过来想说些什么，又什么都
没来得及说，就被风吹走了。

如 今 我 终 于 看 见 了 洮 河 ， 就 像
看 到 了 爷 爷 。 远 处 高 耸 入 云 的 山
里，是否还留着爷爷和他的工友们
的号子声？滔滔的河水里，是否还
流淌着爷爷流过的汗水？

小 的 时 候 ， 我 十 分 不 解 ， 曾 不
止一次地问爷爷：“你为什么要爬到
那么高的山上去，不怕摔着吗？”爷
爷总是意味深长地说，他是一名共
产党员。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又是
小队长，再大的困难也不能退缩。

三年后，“引洮工程”全线停工，
爷爷回到了家乡。后来村民们选爷爷
当村干部，他带领村民们上山开荒，

慢慢地大家的粮袋子里有了余粮。再
后来爷爷看护村林场，空闲的时候，
他就在山里种树，种榆树、白杨，也种
杏树、梨树，每年春天来临的时候，漫
山 遍 野 的 花 就 开 了 ，把 村 庄 都 照 亮
了。再后来，爷爷瘫痪在床，去世的前
几 年 ，爷 爷 大 部 分 时 间 处 于 昏 迷 状
态。我喊一声“爷”，他“啊”一下，然后
就又昏迷过去了——奶奶说和刚摔
伤那阵子很像。

山 谷 里 回 荡 着 洮 河 低 沉 的 奔 流
声，像有人在轻轻哭泣。我长久地
跪在洮河岸，看向远方——一座座
山慢慢地靠近了我，每一座山都像
极了我的爷爷。

2006 年 11 月 ，“ 引 洮 工 程 ” 再
次 启 动 ， 工 程 分 二 期 。 2014 年 底 ，
一 期 工 程 建 成 通 水 。 2015 年 8 月 ，
二期工程启动。2017 年 7 月，清澈甘
甜 的 洮 河 水 终 于 引 到 了 榆 中 县 。
2018 年 左 右 ， 我 的 家 乡 —— 海 拔
3000 多米的金家 营 终 于 喝 上 了 洮 河
水，从此结束了吃水窖水、驴驮水
的历史。

如 果 爷 爷 还 活 着 ， 我 会 自 豪 地
告 诉 他 ， 现 在 ， 您 种 下 的 那 些 杏
树、梨树、桃树，都已经喝上了洮
河 水 。 每 年 的 春 天 ， 都 开 满 了 花 。
红色桃花，白的是杏花、梨花……

风 吹 过 我 的 脸 ， 风 吹 干 了 我 的
泪。洮河两岸金黄色的小花迎风摇
曳，我真想摇下车窗大喊一声：“爷
爷，我尝过了，洮河水甜甜的！”车
子 慢 慢 启 动 ， 洮 河 时 而 近 ， 时 而
远，直到跨过一座桥，再也看不见
洮河的影子。

突 然 一 阵 小 雨 袭 来 。 雨 淋 湿 了
我的头发，顺着额头轻轻抚过我的
脸，像极了爷爷那双粗糙的大手。

回 到 浙 江 宁 波 后 ， 洮 河 的 影 子
一 直 萦 绕 在 心 里 ， 始 终 挥 之 不
去 。 有 一 天打开电脑上网搜索了一
下 ， 发 现 就 洮 河 协 同 保 护 和 治 理
问 题 ， 甘 肃 省 临 洮 县 、 岷 县 以 及
卓 尼 县 、 临潭县、广和县等地检察
院建立了洮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
高 质 量 发 展 跨 区 域 检 察 协 作 机 制 ，
相信洮河会越来越美、洮河水会更
加 甘 甜 —— 我仿佛又听见了洮河哗
啦啦的水流声……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人民
检察院）

爷爷的洮河水
蒋杰

访邢台塔林遗址

塔林藏闹市，遗迹倍荒凉。
未见浮屠盛，空闻草木香。
经中明善恶，碑上证兴亡。
人祸猛于火，楼台千载殃。

过脱脱墓

新河郭外行，十里有孤茔。
古树留芳迹，残碑刻盛名。
文功三国史，武略九州兵。
可叹衡梁木，难支大厦倾。

柏人城

谁怀吊古情，风雪柏人城。
泜水围孤塞，尧山散众茔。
残灯观怨色，断剑啸悲声。
杀气今犹在，疑藏百万兵。

游开元寺

皆朝新佛寺，独谒古禅庭。
竹雨挝斋鼓，松风拂梵铃。
枯荣泥像证，兴废石碑铭。
堂下蟠龙卧，犹听大藏经。

晚登清风楼

晴晚生诗兴，登高采雅篇。
鸿基连博地，鸱脊接遥天。
市井霓虹烁，楼台电火燃。
红尘无暮色，何处望炊烟。

过豫让桥

马惊因杀气，拔剑赵君拦。
侠义宁孤守，忠心甘自残。
三家分晋易，一士殉恩难。
桥下泉如血，千年犹未寒。

1.邢襄，河北省邢台市之古称。
2. 邢台塔林，位于邢台市旧城西

南，曾存有从唐至清的大量墓塔，今仅
剩遗址。

3. 脱脱，元朝末年政治家和军事
家，主持修撰《辽史》《金史》《宋史》等史
书，被誉为“贤相”，其墓位于邢台市新
河县。

4.柏人城，始建于春秋，是战国时
期赵国仅次于邯郸的第二大城市和军
事重镇，唐朝废于洪水，其遗址位于邢
台市隆尧县。

5.开元寺，位于邢台市襄都区，始
建于唐开元年间，唐、元时期皆为皇家
寺院，今新寺旧寺并存。

6.清风楼，位于邢台古城中心，建
于明代，为邢台市区地标性建筑。

7.豫让桥，据传春秋时期义士豫让
为主报仇，曾于此桥刺杀赵襄子，现遗
址位于邢台市襄都区翟村。

（作者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民
检察院）

五律·邢襄六题
张海生

放牛

铃铛清脆飘幽谷，牛犊哞哞嫩草坡。
溪畔牧童忙打闹，不知暮气满山窝。

旧伴

前坡岭子如龙尾，牛角湾中乱石多。
不见当年群伙伴，天南海北各奔波。

山村夜

玉米梭包堆满垛，灯光似昼引飞蝇。
儿童跳跃抓萤火，塞入苞衣作彩灯。

母亲拾柴

深冬瘦谷寒风冽，雾罩山峰暮色沉。
黄叶满头斜打颤，干柴窣窣挂衣襟。

1982年秋

九月之初秋雨冷，父亲携我越长坡。
当年背篓已不在，唯见坟头青草多。

求学

背篓沉沉双脚泥，翻山越岭涉深溪。
当时只道都一样，城里人前不忍提。

初中饭菜

一罐腌酸菜，三餐玉米糊。
坛空求好友，悄问有还无。

（作者单位：湖北省襄阳市城郊地区
人民检察院）

忆少年
吴方春

河南光山古树雄姿

非虚构作品展

洮河 陈中摄影


